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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今年32岁,安徽含

山县仙踪镇人,来南京打工已
十多年。2004年夏天,妻子的
一次离家出走,使他的精神受
到刺激,患上了抑郁症。
“妻子是安徽阜阳人,别

人介绍认识的,4个月通过 2
封信后,我们于 1998年结

婚。”林明说,婚后,妻子来到
南京和他一起生活,“起初几
年,我们十分恩爱,但慢慢地,
她就变了,喜欢上网和交友,
逐渐发展至夜不归宿。”

为了留住妻子,林明想尽
各种办法,“儿子刚生下来,

她就嫌烦,很少带。儿子刚满
一周岁,我就忍痛送他回老
家,让我母亲带；她嫌我穷,我
就加班加点拼命挣钱,单位里
就数我加班最多。” 尽管这
样,林明依旧没能挽回妻子的
心。

妻子第一次离家,林明想
尽办法去找,“后来通过查手
机的通话记录,把她找了回
来。我心里想,不管她以前犯
过什么错儿,我都不再计较,
跟她好好过日子。” 去年 9
月,妻子再度离家出走,至今

没有消息。林明的抑郁症随之
复发。
“这次我对她彻底失望

了,不准备再去找她。”林明
说,她实在太狠心了,“过年
的这段日子,我和儿子一直等
她回来,没想到,她竟然连一

个电话都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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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林明一边看病一

边照顾儿子一边找工作。
儿子8岁了,是林明春节

后从安徽老家带到南京的。这
个小男孩长得很机灵,昨天下
午回家的路上一直蹦蹦跳跳,
跑在最前面。快到家门口的时
候,他冷不防从暗处钻出来,

吓了记者一跳。原来他在跟大
人玩藏猫猫。看着大家中招,

他乐呵呵地大笑,天真的脸上
没有任何忧虑。
“这孩子命苦,从一周岁

开始就被送回老家乡下,我母
亲一个人带着他。”林明说,
“可现在,因为那个女人的出
走,我父亲不吃不喝 20多

天,过世了；我母亲 72岁,经
不住这样的打击,头发全白
了,整个人垮了下去,卧床不
起。我怎么还能让她再受累带
孩子呢,就把他带到南京来
了。”
“爷爷死了,我好伤心。”

这小男孩好像听懂了父亲的
话,突然插了一句。因为孩子
说得一口乡下方言,记者没有
听懂,林明便把这句话翻译给
记者听。孩子的注意力也从电
视动画片上转移开来,跑到林
明身边,伸出手想去揽他的脖

子,可林明脸色阴沉,呵斥道：
“一边老实呆着去！”孩子噘
起嘴,一脸无辜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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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抑郁症,林明工作时

常常注意力分散,好几次险酿
事故。“车间都是机器作业,
车间主任发现我的异常情况
后,立即把我调整下来。”林
明说,“也许是同情,单位并
没有立即辞退我,一直把我留
到春节。但春节后,单位没再

像往年一样通知我去上班。我
也不好意思再去,单位对我这
么好,我不能缠着人家,给人
家添麻烦。”

林明目前住在城南的一
间普通民房里,大概12平方

米的房间,堆满了大包小包的
行李物品。一些卤菜和熟食散

乱地堆放在桌上,不时有蚊虫
从上面飞起。房间里只有一张
大床,旁边还打着一个地铺,
“那个女人走的时候,把存
折、首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
带走了。我现在手头拮据,只
能跟小老乡合租以分摊每月

200元的房租。”
林明几乎每天晚上都失

眠,严重的时候还头疼、呕吐,
呼吸困难。“现在腿也开始疼
了,走路都困难。我去脑科医
院检查过,也吃了很多药。”
林明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厚厚

的病历,和一大堆各种各样的
药瓶,“每个月光药钱就 300
多元。这已是最节省的了,很
多好药我不敢买。”

林明说话的时候,目光游
离飘忽,时而唉声叹气,时而
激动焦躁,平静一点的时候,

就低着头坐得端端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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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说,现在他最担心的

就是儿子,“孩子先天就是眼
肌无力,眼皮下塌。”他想给
孩子做手术,但是没有钱。
“更可怕的是,孩子心理

也有问题。”林明透露,他带
孩子到南京市儿童医院看过
心理医生,“母亲出走,孩子

精神肯定受到刺激。”说着,
他翻箱倒柜拿出自己和儿子
吃的那些药给记者看。

但是,根据林明提供的南
京市儿童医院心理科的诊断
结果,孩子的精神并无任何问
题,只是有轻微的多动症。而

林明则被南京脑科医院确诊

为抑郁症。
“那个女人嫌弃我们,丢下

孩子不管了,孩子不可能不受
刺激。”林明固执地认为儿子的
精神有问题,“过几天,我再带
他去别的医院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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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4年开始,林明一直

在吃各种抗抑郁症的药,“不吃
就整夜整夜的干瞪眼,睡不着。
我也想从这种状况中摆脱出
来,可我控制不了自己,睁眼闭
眼都是那个女人的影子。有很
多次,我都有了自杀的念头。这
样的日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过下去。”林明说着,眼圈有些
红。

春节回南京后,林明一直
在找工作,“我也想赚钱养活孩
子,可是如果你是老板,你会要
我这样的人吗？我现在也不知
道该怎么办。我不吃不喝不要

紧,可是孩子要吃饭,要上学。
悲剧发生在我身上已经够了,
难道还要在孩子身上延续吗？
真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帮我们。”

这几天,林明一直在想儿
子以后如何生存的问题,“以我
目前的能力和状况,已无力抚

养和教育好孩子,如果有家境
不错的好心人,愿意收养孩子
的话,我想把这苦命孩子托付
给他。真的,我不希望看到孩子
再遭罪……”

记者起身告别时,外面已
是一片漆黑,走出门的那一刻,

记者忍不住回头朝室内看了
看,孩子已不见了,“肯定又跑
出去疯了。”林明喃喃道。远处
传来孩子阵阵嬉笑声……

!"#$%&'()*

4

5

6

7

8

9

:

;

!

"

#

$

%

&

'

(

)

!

!<=>?@ABCD"

EFGHGI" JBKDL

C" MBNOPQ>RST

U# VWXYZL[\]^

#D# $_`a@bc"Ld

efg"!hD67ijk"

>lmnoWpqr ! sS

D"tuvwx%yz%={#

|}~�Hn�Y��t# $

��W� " [�" ��

u�`�" _`��p��

�������" o�o�

��# tp ! sSDa@�

�y"�E�F�=���"

oG�i!  $¡¢#

KL8 MNO PQRS TU

£¤¥¦§p85¨=�SD

©ª�K«

PVRS WX Y


